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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之声，隐于未闲居
前些年，因工作和文学

的缘故，我有机会多次拜访
周民震老先生，每次都收获
了精神的鼓舞和创作的动
力。这位著名的电影剧作家
每次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我这
个老乡，对于家乡人，他从
来不吝关怀，对于晚辈后
生，他一直无私体恤。

第一次见周老是 2019年
夏天。他给鹿寨县图书馆捐
赠了一批藏书，为表达谢
意，我和县里的同志登门，
送去 《入藏证书》。周老开
门迎接我们，只见他身着典
雅、内敛的枣红色衬衫和深
蓝色西裤，看上去很有精
神。他家是一套整洁的三室
一厅，屋内家具不多，就像
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
家庭一样。令我感兴趣的是
进门的玄关，屏风漆乳白
色，做工精巧，居中挂着一
幅上书“未闲居”书法作
品，与四周沙发桌椅比较很
是醒目。周老微笑着告诉我
们，这是他给自己的居所取
的名，书法出自夫人秀琴的
手笔，以此激励自己不要停
下创作和思考的脚步。

因为图书，因为文学，
我们聊了蛮久。他赠给我一
套 《周 民 震 文 集》， 共 五
卷，并认真地在每卷的扉页
上题字。临别时，和许多
年轻人初次见面一样，我
们用手机“扫一扫”加了
微信好友。于是，我的微
信朋友圈里，便挺立着一位
昵称为“周公”的好友。他
也是我微信朋友圈中年岁最
长的。

这套文集大气、典雅、
厚重，300 多万字，涵盖散
文小说、电影电视文学、戏
剧文学、文论等诸多领域，
创作历程跨越 70余年。多部
耳熟能详的电影剧本，如

《甜蜜的事业》《苗家儿女》
《心泉》《远方》等都收在文
集中。当年这些电影风靡大

江南北时，我尚年幼不谙世
事，待我成年后，这些经典
电影一直没有机会欣赏。如
今，手捧这部文集，我如获
至宝。在阅读中，我深深地
领会到周老在他的创作中是
如何把爱化作理想追求、人
性探索的，怪不得根据他创
作的剧本拍成的电影及谱成
的电影主题曲，如天籁之声
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第二次见到他，是县里
决定以周老的革命生涯和艺
术人生为主题，制作一本画
册，展示鹿寨这方水土的人
杰地灵，以此激励年轻的文
化工作者在其感召下，赓续
文脉。为收集资料，我再次
走进他家。这次我揣着人生
第一本散文集 《鹿城图谱》
请他指正。他捧着书连说了
几个“没想到”，没想到家
乡年轻写作者的创作劲头这
般朝气，令他有些意外和激
动。在编辑整理画册的过程

中，我有机会阅读梳理了周
老的成长历程，以及周氏兄
弟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感人
故事，那份坚定的信仰深深
地打动了我。

画册印制出来后，我接
到出版社的约稿，想约我以
周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写一部
红色题材的报告文学。第一
次接到出版社的约稿，我很
激动。作为一名基层写作
者，有机会为家乡展开宏大
叙事的机会并不多，但我犹
豫了，自己现有的写作才情
是否驾驭得了这部作品？出
版社领导则鼓励说，周老尚
健在，且是大作家，有他的
指导一定能写好。我这才忐
忑地领受了任务。

在文稿创作期间，我多
次到周老家中采访，了解到
他是在青少年时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努力工
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到
老年仍不停止创作和思考。

他乐观爽朗的谈吐，一丝
不苟的敬业态度，始终保
持着一名革命者高尚的道
德情操和应有的风格，令
我 肃 然 起 敬 。《信 仰 与 决
裂》 在他的指导下， 2022
年 6月得以顺利出版，并受
到业界好评。

周老身体每况愈下，严
重的肾病折磨着他。有时，
身体稍有好转，他也会通过
微信和我分享他的喜悦：从
医院透析回来，又一次幸运
地踏入“未闲居”小楼阁，
难以言表的快慰油然而生。
他说，一个通身洋溢着人间
烟火气的真性情作家，方能
赢得读者发自内心的亲敬。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
能达此境界的作家，应该为
数不多，周老当是这少数人
之一。

2025年 1月 28日，周老
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
到了最后一刻。告别会头天

晚上，我奔赴南宁，一路上
反复回看与周民震老先生这
几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就
像再次听他娓娓而谈，领悟
他充满智慧和敏锐的言辞，
再次聆听他永不穷尽的思
想，对文学的热情，看待事
物的超凡见解。

翌日上午，在南宁市殡
仪馆，周民震老先生容颜安
详、平和，静静地躺在鲜花
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
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漾出他
红润的脸庞，让人觉得他没
有远行，而是暂时离开未闲
居。

回到家，我赶忙把 《周
民震文集》 再次摆在案头开
始慢读。我愿意用这样的方
式纪念这样一位前辈。作品
所传递出的积极的道德秩
序，相信能让并不熟知他的
读者心生欢悦，让始终惦念
他的后生晚辈长存敬意。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惊闻鹿寨乡亲周民震先生仙逝，禁不住哀思潮
涌。

“认识”周先生，我还是花季少年。看了电影
《苗家儿女》，校园里飞出深情的电影插曲：“满山的
葡萄红艳艳……”老师说：“写这部电影的作家，是
鹿寨老乡。”那时，人们把编剧的，写小说、诗歌
的，乃至作曲的，统称“作家”。从此，作家周民震
的名字便印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不觉中，一颗文学
种子在 12岁少年的心田里悄悄发芽。这位从家乡走
出去的作家，成了我心目中的标杆，激励我在文学
道路上努力跋涉，并小有收获——上高中时，开始
在《广西文艺》《青春》和不少地市报刊上发表文学
作品，后来还因此调到县文化部门工作；再后来，
担任了县文联主席兼县文化馆馆长。

1991 年，我主编鹿寨籍作者的中短篇小说集
《风景这边独好》，想请周先生作序，却心有顾虑：
他公务繁忙，还不断创作出 《甜蜜的事业》《心泉》

《春晖》《远方》 等一部部电影剧本，支持并指导广
西电影制片厂拍摄 《血战台儿庄》《百色起义》《周
恩来》 等史诗级大片。我怕打扰了他，但犹豫再
三，还是打了电话。想不到他欣然答应，说家乡第
一次出版小说集，大好事啊！我们将书稿寄给他审
阅，不到十天，他寄来了题写书名的手迹和 《序》。

《序》 中写道：“翻阅 《风景这边独好》 一篇篇飘逸
着山野清新气息的文字，因岁月的流逝而珍藏在记
忆深处的往事，又带着鲜愣活泼的律动，映入我的
眼帘，惊起久久不能平静的喜悦。”他精妙地点评了
其中部分作品，继续写道：“在我的家乡鹿寨，有一
批文学新人在成长。他们向社会、向人们、向世界
展示了鹿寨的山、鹿寨的水、鹿寨的人、鹿寨的情……这是一首
歌，一首对鹿寨人民追随时代列车飞奔前进、不断创造新业绩的颂
歌；这是一幅画，一幅融汇了山乡巨变、妖娆百媚气象万千的美好
画卷……我诚挚地祝愿家乡的朋友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勾勒出更为
深化的主题，编织出更为壮观的景致来。”文中充溢着满满的鼓励，
萦绕着浓浓的乡情。

我真正见到周先生，是 1991年 12月赴南宁出席自治区文化系统
先进地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也许他从授奖名单中看
到我的名字，便约我见上一面。此次见面，我和周先生交谈了十多
分钟。他说，他收到了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风景这边独好》。我
向他简单地汇报了县里的群众文化工作和文艺创作队伍的情况。他
说：“文化馆和文联的工作都与文艺创作相关联，要努力培养和打造
一支业余文艺创作骨干队伍，出精品、出人才，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之一。”他还询问了我的创作情况，我说近几年主攻散文诗创作。“是
应该选好主攻方向。”他谦虚地说，“写诗我是门外汉。”其实，电影

《苗家儿女》《甜蜜的事业》插曲的歌词，以及他创作的桂剧、彩调剧
中的唱词，都写得顶呱呱的啊！

周先生曾多次回到鹿寨调研群众文化工作，每次都询问县里的
文艺创作情况，并给予指导。如果说，如今鹿寨县的文艺事业能取
得一些喜人的成果，荣获自治区级山歌之乡、书法之乡、艺术之乡

（彩调） 等荣誉称号，与他对家乡诚挚的关爱是分不开的。
2006年，县政协 《鹿寨文史》 资料复刊，每年出版一辑。我受

聘为特约编辑。我们向周先生约稿。他很快就寄来了有关他父亲的
史料：《临危受命——周公谋抗日琐记》。近七八年来，已是耄耋之
年的周先生仍笔耕不辍，他和周民霖先生 （其弟） 几乎每年都给

《鹿寨文史》赠稿。我在《鹿寨文史》 2023年·总第二十四辑为他编
发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在马克思墓前的沉思》。

浓浓的乡愁萦绕在他的心间。家乡的父老乡亲为有这样的老乡
而自豪！

只是，往后，再也看不到周先生的新作了……

□廖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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